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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月剛剛渡完，我便離開了我新婚的愛妻莉莉，被公司派到加拿大去處理那邊的一些事情，半年的時間裡飽受相思之苦。



雖然越洋電話有公司報銷，但打得時間越長卻越難受，想想看，刻骨愛戀的人的聲音在你的耳邊輕響，身體卻遠在天邊你無法觸摸的地方，這是怎樣的一種折磨？



因此今天下了飛機鑽進汽車的時候，莉莉就逼著我跟老總請了一個禮拜的假，說就算是公司開除我，她寧可自己出去工作來養我，也不願意和我再分開一秒鐘了。



「當然，我永遠都不會再離開妳半步。」我抱著她，在她的耳邊輕輕地說，她的淚水落在我肩膀。



在車上我們一直強忍著快要焚身的慾火，直到莉莉把車停在樓下，拔出車鑰匙的一瞬間。



我一把把她從駕駛座上拉到我懷裡，另一隻手猛地拉開車門，鑽出汽車，把她扛在肩膀上，一腳踹上車門，連鎖也沒鎖就往三樓猛跑。



樓道裡沒人，只有我的腳步和兩個人的喘息在迴盪，那喘息不是累的。



到了三樓家門口，我的手差點哆嗦得把鑰匙掉在地上，插進去，向右扭，怎麼不開？



再扭，還不開，什麼，鑰匙錯了，到底是哪把，到底是哪把？



對，就是這把，沒錯，插進去，行了，門開了，家，我的家，我日夜思念的家真實無比赤裸裸地呈現在我眼前。



我的腿軟得幾乎邁不進家門，咬著牙挪進去把門在身後關上。



臥室呢？



臥室在哪裡？



是了，這裡，我扛著莉莉衝進去，這張床我思念了整整一百八十天！



莉莉像條麻袋一樣被我扔在粉色的軟床墊上，披頭散髮，臉色潮紅。



我撲上去剛想脫她的衣服，她從床上坐起來抱住我，一翻身反而把我壓在她下面，像騎驢似的騎在我的身上，十根手指靈活麻利地解去我的腰帶和前面的褲扣，掏出我雄偉的陽具一口吞進嘴裡，用力套弄起來，全然不講半點手法。



這簡直是在強姦我，不能示弱！



想到這裡我一把揪住她滿頭烏黑的長髮，把她的頭狠狠按在我小腹上，陽具整根捅進她的嘴裡，我甚至能感到龜頭在她的喉嚨口頂著她的扁桃體。



莉莉憋的滿臉漲紅，幾次想抬起頭來都給我按下去，直到最後她實在堅持不住了，用牙齒狠咬我陽具的根子，我才放開她。



她抬起頭長出一口氣，手指依然緊緊握住我的陽具，彷彿握著一根救命稻草，一鬆開手就會沉下去再也上不來，喘過幾口氣來後又把我的陽具吞進嘴裡，手口並用，力度之大讓我感到彷彿它要從我身體上被拔下來一樣。



我趁這個機會脫光了自己的上衣，然後使出吃奶的勁才把莉莉從我的陰莖上拔下來，又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她壓在我的身下，騎上去。



莉莉母狼似地嗷嗷直叫，兩眼通紅全身冒火，也不知怎麼就把我的褲子脫了下來。



我開始脫她的衣服，媽的，扣子這麼多，好麻煩，不管了，伸手就撕，爛了再買，媽的，怎麼穿了這麼多層？



我一個耳光扇在她臉上，罵道：「他媽的，爛賤逼，知道我今天回來還穿這麼多？」



莉莉的手握著我的陽具，被我一把摔開，瘋子似地猛撕她的衣服，嗤拉嗤拉的聲音中莉莉的胴體慢慢裸現出來，彷彿一隻蘋果被一刀刀削去果皮，露出鮮嫩雪白的蘋果肉。



等不及全脫光，我一頭扎進她豐滿的大白奶子中間，一手一個死死攥住，舌頭沾著涎水，狗一樣舔著她紅噴噴的乳頭，涎水流了她一胸脯。



不解氣，我張嘴向她的乳房咬去，口齒間軟中帶硬，刀子一樣的乳香味狠狠剜進我鼻子來。



莉莉狂叫著，我知道她不是疼的。



她抱住我腦袋，按在她胸前，大堆大堆的乳房肉鋪天蓋地地把我淹沒，我差點憋死在她的乳房之間。



我掙開她的胳膊，把她的胳膊按住，她兩腿大開，不等我提，已經自己架在我的肩上。



不用去摸，小穴裡流出的騷水已經打濕了好大一片床單。



我備馬提槍，槍尖錚亮，殺氣騰騰一槍穿心而去。



卻不料敵將使兩片鋼刀相迎，刀法精湛，反把一條長槍夾住，進退不得。



我暗中使力，抽回長槍，又是一招殺去。



敵將鋼刀如封似閉，借力打力，一團刀光裹住長槍，你來我往，招招奪命，三百餘合不分勝負。



忽地敵將一個破綻，我槍花一抖，使出絕殺百鳥朝鳳，無數槍頭在敵將身前亂點，攪亂敵將刀招。



當年趙子龍曾以此招鬥殺業師高覽，此刻使將出來，真是虎虎生風，逼得敵將連連求饒。



我哪裡肯聽，步步進逼，殊料敵將有詐，避過槍尖，兩片鋼刀忽地搭上槍桿，以意使力，長槍頓時滯澀，不能隨心所欲。



敵將催動內力，鋼刀以主驅奴，槍頭被刀光裹住，奪了幾奪，多虧久經戰陣才未脫手。



我兩膀叫勁，奪回兵刃，催動坐騎，二馬一錯蹬，我佯作不敵，打馬落荒而逃，敵將舉兩片明晃晃鋼刀緊追不捨，口中兀自叫罵不休。



我暗中察看，見敵將面露驕狂輕慢之色，全無防備，時機已到，猛可裡勒轉馬頭，回馬槍倏然刺出，一記白蟒出洞直取敵將，這本是趙子龍絕技盤蛇七探的第四招，去得疾來得快，敵將躲閃不及，一槍正中心窩，狂叫一聲向後便倒。



我正待大笑，卻不料敵將手中鋼刀脫手飛出，迎面而來避無可避劈，斷長槍直取要害！



大股大股的粘稠的液體激射出來，在莉莉的陰道深處水乳交融。我抱著莉莉，哀號著癱軟下去。



莉莉趴在我身上，下身緊緊貼著我，流出的東西在兩人四條腿上蔓延開來。



莉莉喃喃道：「老公，讓我現在死了我都不惦記啥了。」



這是我們自相識以來最為激烈的一次歡愛，真正的精疲力竭，雖然早就說好要連軸狂歡，但現在我們躺在床上再也不想幹了，沒力氣幹，也沒心思幹，積蓄的所有激情在短短幾十分鐘內全部耗盡。



我勉強為自己點上一枝煙，吸了幾口，有了點精神。



莉莉從我身上翻下來，躺在床上。



一陣難耐的沉默後，忽然兩個人同時說道：「現在咱們幹點什麼？」



我和莉莉相對一笑，我們曾無數次出現這種心意相通的事情。



「看電影吧。」我說。



「好啊，看什麼碟？」莉莉趴在我胸脯上問。



「我去找找看。」



我光著身子下床走到客廳裡，拉開電視櫃下面的抽屜，這裡有滿滿一抽屜的盜版ＤＶＤ光盤。



我取出一張夾在底層毫無標識的光盤，打開ＤＶＤ機和電視機，把盤放進去。



莉莉裹著一條大毛巾被走到沙發前坐下，我坐回她身邊，拿過遙控器，按下播放鍵。



「什麼片子啊，老公？」莉莉軟軟地靠在我的肩膀上摟著我的脖子說。



「我先不說，給妳個驚喜。」



２９寸的寬螢幕上出現了一個房間，一群人正圍坐在一起吃火鍋。



攝影機和攝影師的水平都不高，畫面有點模糊，過了幾秒鐘才清晰起來，但仍然有一點呲光，還有點晃動。



吃火鍋的大約有七八個人，都是二十多歲的年輕小伙子，正推杯換盞。



桌上擺滿了盤子，盛放著紅白相間的鮮肉片和下水，中間滾開的涮鍋熱氣騰騰。



「這是什麼呀。」莉莉問。



「別出聲，往下看。」



這時一個人從畫面外走進來，端著兩盤切好的血豆腐片，桌旁的人們挪開幾個盤子，騰出地方來把血豆腐放下。



那人搬過一把椅子坐在桌旁，說：「好了，都齊了。」



「那人好像在哪兒見過啊。」莉莉說。



「當然，那是我。」



「你？那些人是你的朋友？可我怎麼從來沒見過？」



「別說話，接著看妳就知道了。」



人們繼續著他們的歡飲，一盤盤的肉被送下鍋裡，略滾後撈出來，蘸著黃色的調料吃掉。



莉莉問我：「這是多久以前的事情？」



我說：「這是我第一個妻子死了之後。」



「你第一個妻子不是我嗎？說，是不是你哪一任女朋友？我看你好像一點也不傷心啊，開玩笑吧？」莉莉懶洋洋地說道。



「不，這的確是我第一個妻子死去的時候。」我加重了語氣。



莉莉看我不像鬧著玩，這才有點警覺，問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還沒有回答，電視裡桌子旁邊的一個人站了起來，走出畫面外，這時桌子上已是杯盤狼藉。



過不多時，那人端著一個黑色的大砂鍋回來，人們七手八腳把火鍋撤掉，把砂鍋放在桌子中間。



端鍋的人得意地高聲說道：「本年度最值得期待的一道大餐正式閃亮登場！」



然後揭開了砂鍋的蓋子，一團白氣立刻升起來。



眾人在霎那間幾乎同時吸溜了一下鼻子。



「好香啊。」有人說。



鏡頭推了上去，直到砂鍋充滿了整個畫面。



乳白色的湯汁還在滾開著，裡面翻滾著的東西也是雪白的，它原本應該有黑色和紅色的地方，全是一片雪白，像一顆球那樣大。



莉莉尖叫一聲，鑽進我懷裡，嗔道：「你們幹什麼啊，把魚丸弄那麼大，還刻得像人頭一樣。」



「這就是人頭。」我告訴她。



「瞎說，我不信，就你那點狗膽還吃人？」



端砂鍋的人把鍋裡的東西撈出來，放在一個盤子中，端到畫面裡的我面前，說道：「請華哥給嫂子開苞。」



桌旁的人們哄笑起來。



畫面裡那個略微年輕的我拿出一把刀來，輕輕割下了盤中物前面兩片薄薄的、突起的東西，並用筷子夾起來，蘸了調料後放進嘴裡，慢慢咀嚼著，人們歡呼起來。



而失去了兩片肉的球體，露出兩排原本被遮掩的，雪白整齊的牙齒。



「那調料是用她的屎和尿調成的。」我對莉莉補充道，在她的嘴唇上吻了一下。



莉莉身體猛然一哆嗦，不說話了，用恐懼的眼神打量著電視機又打量著我，身體簌簌發抖，於是我更緊地抱住了她。



人們紛紛下刀搶吃著耳朵，鼻子，有人拽出了變成褐色的舌頭，有人用叉子剜出了煮熟後變白變大的眼球，看上去和魚丸沒什麼區別。



很快，腦袋上的下水被搶光了，人們開始在臉上下刀，把腮上和下巴上的肉剜下來。



一個人用刀在頭皮上劃了道縫，剝下一塊頭皮來，於是人們又開始爭搶頭皮。



立刻，一個完美的骷髏便擺在了餐盤的中央，黑洞洞的兩個眼眶正對著鏡頭，呲著白牙彷彿在微笑。



是的，我的第一任妻子婷婷是很愛笑的。



莉莉慘叫一聲，暈了過去。



我按下遙控上的暫停鍵，用毛巾被把莉莉綑成粽子，然後去衛生間接了點冷水，潑在莉莉臉上，按住她的人中。



過了一會兒，莉莉哼了一聲，睜開了眼睛。



她的目光與我的目光一接觸，立刻歇斯底里地大叫起來。



我只好用我的內褲把她的嘴堵上，再按下遙控器的播放鍵。



畫面繼續播放下去。



莉莉把頭扭過去不看，我只好用胳膊挾住她，然後揪住她的頭髮，使她朝向電視，而且無法閉眼。



吃火鍋的場景早已結束，畫面換到了一個看上去像是某個大食堂的地方，食堂特有的巨大的籠屜冒著大團大團的白色蒸汽。



剛才吃火鍋的幾個人現在又圍坐在一張圓桌旁邊，一邊說笑，一邊不時看錶，當然裡面仍然有我。



過了大約兩分鐘，有人說：「火候差不多了。」



大家都點了點頭，於是四個人站起來，先弄滅了爐灶的火，然後小心翼翼地把籠屜抬下來，抬到桌上，大家一齊使力，揭去了籠屜的蓋子。



氤氳的白氣中，一具雪白的裸體盤膝而坐。



她的眼睛半閉著，表情安詳，嘴角邊若隱若現一抹微笑，長長的黑髮披落到她胸前那有著紅噴噴乳頭的一對半球狀乳房上。



她的肚子高高隆起，身上卻沒有一絲額外的贅肉，修長的雙腿即使盤起來也仍然看上去筆挺有力，她甚至沒有通常會出現的妊娠斑，皮膚白得完美無暇，遍佈全身的水珠使她看上去彷彿只是剛剛完成一次甜美的性愛。



這是我的第二任妻子小梅。



仍然是我下的第一刀，電視裡的我用盤子托著，切下她一隻美麗的乳房，顯露出暗紅色的胸部肌肉來，然後用一隻不銹鋼勺子輕輕剜下一塊來放進嘴裡。



看著電視的我則在回憶那時的味道：滑嫩，甜香，略帶奶味，口感像燉雞蛋，卻比燉雞蛋美味百倍，而莉莉卻在我懷裡拚命掙扎，發出嗚嗚的聲音。



另一隻乳房被我身邊的一個人搶了去，然後他們開始刮削那具軀體上的肉，蘸著面前碗裡的醋吃下去。



蒸了四個小時後的骨肉早已分離，紛紛脫落，腿和胳膊很快就只剩了骨架。



這時我讓大家停下來，拿過一把長餐刀，插進軀體那高高隆起的腹部。



我並沒有插得很深，只是刀尖的很小一點，輕輕向下劃開，防止劃壞臟器。



她的肚子上的刀痕由於肉的嫩脆而自動爆開，翻出了黃色的脂肪層，露出蒸熟的內臟。



沒有放血的腹腔呈紫紅色，這樣的內臟是不能吃的，因為膽汁已經滲透到內臟中，不僅有濃重的苦味，而且已經在高溫下合成了毒素。



只有一個地方沒有被污染，那就是我的目標。



我用手撥開一堆盤在一起的腸子，露出鼓起的子宮，用刀割開一點表皮，然後拽住子宮壁向兩邊扯開。



彷彿拉開一副簾幕般地，一個蜷縮在裡面的小東西露了出來，那是我兒子，雖然看不出性別，但我知道那是我的兒子。



我把他從母親的身體裡拉出來，切斷臍帶，放在盤子裡，送到一個人面前，他是廚師，是他想出了懷孕七個月後再吃的點子。



「這是給我們的大廚的，誰都不許搶！」我高聲說，人們鼓起掌來。



大廚拿起白色盤子裡深褐色的小嬰兒身體，送到嘴邊，只一口就咬掉了他的腦袋，未完全鈣化的頭蓋骨在他嘴裡發出咯蹦蹦的被嚼碎的聲音。



有人給他倒上一杯酒，白瓷瓶上五個紅字「貴州茅台酒」，他一飲而盡。



舉起無頭的嬰兒，彷彿是一座獎盃。



人們歡呼起來。而電視機前的莉莉身體突然一震，我拔掉她嘴上的內褲，「哇」的一聲，一股混合著米飯和青菜、帶著濃重胃酸氣味的流質物從她嘴裡湧了出來，噴得滿地板都是。



真可惜，這地板是德國的「聖像」牌，花了一萬多塊錢呢。



她一直嘔到什麼也嘔不出來了還是在不停地痙攣，我把內褲重又塞回到她的嘴裡。



這時場景又換了，換到了一間很大日式紙板房裡，鋪著塌塌米，除此之外什麼都沒有。



房間裡有幾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全都一絲不掛。



那個女人是我的第三任妻子阿娟。



她被幾個男人按倒在地上，秀髮散亂。一個男人正拚命地強姦她，刮光了毛的陰戶可以清楚地看到陰莖在她的陰道裡飛快地進出著，而我則和另一個男人按著她的兩條胳膊。



一個男人把陰莖塞進她的嘴裡，戴著牙套的嘴使她無法傷害他的生殖器，甚至無法說話和叫喊，只能悶聲哼哼。



其他人則在把玩著她的乳房和玉足，舔著她穿了白色絲襪的雙腿。



阿娟還在掙扎，但這掙扎只是偶爾為之，正在強姦她的男人是我們中間功夫最好的一個。



他一面用粗長的陰莖抽插著，一面用一隻手揉搓著她的陰蒂。阿娟的肛門裡塞著一隻巨大的自慰器，嗡嗡的震動聲響徹整個房間。



鏡頭切換了幾個她裸體上的乳房和陰部的特寫後，幹她嘴的男人已經堅持不住了，腰部向前一送，抽搐了幾下，片刻後便有白色的精液從阿娟嘴裡上限溢位。



男人剛剛把陰莖抽走，阿娟就一迭聲地不停地咳嗽起來，然後開始嘔吐。



還沒等她嘔吐完，強姦她的男人已經找到了她的敏感帶，開始全力地刺激，阿娟的身體抑制不住地哆嗦著。



突然，男人從她身體裡退了出來，用手更加用力地刺激她的敏感帶，幾秒鐘後阿娟嚎叫一聲，頭向後拗去，雙腿中間肉縫大開，噴出一股股濁白的液體，身體僵直，牙齒咬在一起，咯咯作響。



她高潮了。



剛剛在她嘴裡射精的男人早已等在她的陰戶前，噴出第一股液體的時候，就用大號玻璃皿接住，一直到她不再噴出時，已經接了大約半杯。



阿娟的喘息漸漸平息下去，他用布擦去殘留在陰戶上的陰精，然後亮出一把特製的旋刀，在空中漂亮地轉了個半圓後，猛地刺進了阿娟隆起的雪白的恥丘旁的嫩肉裡。



伴隨著一聲人類能發出的最尖利的慘叫，噴出的鮮血幾乎射到了攝影機鏡頭上，而這時動作麻利的大廚早已把她的陰部剜了下來，泡進玻璃皿中的陰精裡。



幾個男人死死按住阿娟才沒讓她掙扎起來，但她只叫了一聲就沒了聲息——



她疼暈過去了。



大廚把玻璃皿拿給我，我用叉子把帶著血絲的陰部從裡面叉出來，塗上黃油和鹽——



這是古老的俄羅斯吃法，專門用來款待最尊貴的客人，只不過把麵包換成了陰部的嫩肉而已。



刮得乾乾淨淨的陰部吃起來比乳房的肉有嚼頭。



捷克作家雅·哈謝克在他的名著《好兵帥克歷險記》中提到了奧匈帝國一個吃掉自己勤務兵的上校，據他說肉味介於騾子肉和雞肉之間，嚼起來很脆很香，只可惜他不知道還有比他的勤務兵更好吃的東西。



中國一些地方的人吃涮羊肉的時候根本就不涮，直接把生羊肉拌上調料吃掉，他們也很可惜，因為只有人肉才是生著吃最香的東西，特別是女人的肉，尤其是女人高潮後陰部的肉。



大廚不知在阿娟的陰部抹了什麼藥，她的流血止住了。我



們把她抬到一張長條桌子上，用一張網把她固定好，使她醒來後無法掙扎。



大廚先把阿娟的頭固定成向右看的姿勢，然後撬開她的嘴，拽住她的舌頭，用另一把特製的刀伸進去，一旋一拉，阿娟的一條完整的小紅舌頭就被拉了出來，立刻被扔進一旁的酒裡泡著。



阿娟痛醒了過來，但她現在只能發出含混不清的喉音和嘶吼，身體被網繩緊緊綑縛在桌上，把她身上的細肉一塊塊勒出來。



她驚恐地看著我們盤腿坐在她身邊，每人端著一個盛滿了調料的木碗，手中拿著鋒利的蒙古割肉刀，從她身上一小塊一小塊地把肉切下來，用刀尖紮著在碗裡蘸了以後，送進嘴裡。



這個程序中阿娟一直保持清醒，大廚給她服的藥真是太神奇了。



我聚精會神地看著電視，沉浸在對往事的回憶裡，絲毫沒注意到懷裡的莉莉又昏了過去，直到一段錄影放完，電視裡的我把泡在酒裡的舌頭和酒一起吃了下去，桌上的阿娟只剩一具血肉模糊的骨架，暗紅色的血流滿了紙板房的時候，我才發覺了莉莉的不對頭。



我關掉了電視機和ＤＶＤ，解開她身上的束縛，拿出她嘴裡的內褲，然後用涼水把她澆醒。



她一醒來就瘋狂地在屋子裡奔跑，尋找菜刀和鍋碗瓢盆以及一切可以使用的東西砸向我，還想報警和喊救命，逃出屋子，我不得不再次按住她，費了整整一個晚上的時間才跟她解釋清楚。



那些東西是我多年前偷渡到台灣的時候，因為窮困潦倒而被迫應徵去拍的Ａ片，一切都是電影特技的效果，為的是迎合某些觀眾的特殊口味，原本是想用來嚇唬嚇唬她，和她開個玩笑，沒想到她還真的被嚇壞了。



「如果那些是真的話，我怎麼隱瞞我的結婚記錄？我怎麼逃脫法律制裁？」這是我最終說服她的關鍵。



她好不容易才平靜下來，相信了我的解釋，緊接著把我暴揍了一頓，最後哭倒在我懷裡，我把世上所有道歉的話都說盡了以後又自己編了許多才把她哄得破涕為笑，兩人擁在一起，說著好久都沒說過的那些甜蜜的情話。



這時門鈴響了，莉莉不耐煩地大聲問道：「誰呀？」



「華哥的朋友！華哥請我們來吃飯的！」



「他們來了，」



我微笑著對莉莉說：「過一會妳就可以嚐到妳自己的乳房是什麼滋味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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